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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戒的晚清形象 差
一
点
，就
是
外
婆

“余光分人”与“金针度人”

清光绪末至宣统朝，续写名著，将

那些小说人物置身晚清社会成了时

髦。曾有人拟出续写《水浒传》系列题

目，如众好汉下山救国难、戴宗徒步追

火车、公使馆时迁盗密约、跳舞会柴进

识佳人之类。又如《新三国》描写三国

变法。吴国训练新军、开筑铁路，但国

势仍然不振；魏国由司马懿握掌大权，

主管财政的华歆一意搜刮，结果新政无

资兴办；蜀国改革政体，汰冗删烦，破除

迷信，广设学校，又兴办实业，最后统一

了中国。《西游记》也是那时续写的对

象，这类作品接连问世，八戒在小说界

可是风光了一阵。

他首次亮相于光绪三十年上海《大

陆》第八号的《二十世纪西游记》，该篇

叙唐僧师徒取经途经西藏，和英吉利兵

干上了。悟空一身神通，却敌不过大炮

猛轰，于是一个筋斗来到德国克虏伯炮

厂，用毫毛变成银子买了一千三百尊加

农炮。可是再和英军对阵，毫毛变出的

小猴不会摆弄大炮，还是打败了。此时

只好和以往一样请观音菩萨帮忙。观

音也没奈何，说去托耶稣说情议和，“赔

些兵费，教他退兵”，并提出根本解决办

法是“努力改革内政，变做共和政体”。

小说发表半个多月前，英人入侵西藏，

强迫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妄图将

西藏变为殖民地，这当是作者创作的背

景。他按照《西游记》原有套路写作，八

戒形象也延续以往：打败了就抛下悟空

躲起来睡觉，悟空要他去布雷，他偷懒

竟全扔进了山谷。

一年多后，《时报》连载陈景韩的

《新西游记》，描写唐僧师徒奉如来法旨

来上海考察新教，借他们的见闻讽刺当

时种种怪现状，作者声称“以现在事物

假唐时人思想，推测之可见世界变迁之

理”。悟空法力高强却固守定见，不知

机变，难免处处碰壁。他见到电车飞

驰，便大叫“这里又出妖怪了”，而手拿

德律风（电话）又不知所措，于是感叹

道：“上海的妖精离奇变幻，种类不一，

比那前次西方路上的妖精大不相同。”

八戒倒是很快就融入时髦，他到上海

不久就明白，“现在世界上，有名望的

人，谁不是自吹自的”，还开导悟空，

“自后文明的事更多着哩”。他迎合时

尚，身着洋装，又混进新学堂，一路爽

快畅行，作者也借此嘲讽当时洋人的

权势及“新党”的吃香。八戒还学会了

搓麻将，说这是“立宪牌”而非“专制

牌”；继而又挟妓饮酒，甚至躺在榻上吸

食鸦片，“垂着两个大耳朵，掀着高鼻

头，手里捧着那根哭丧棒，正在嘘嘘的

吸”。他将师父也拉下水，烧了烟膏装

在烟枪上恭呈，唐僧吸后“欠了一个伸

欢喜道：‘悟能，这东西好也，好也。’”悟

空在旁看了只得干发急。

当时读者一读便知，作者是借八戒

嘲讽“新党”人物。稍早时《新新小说》

曾刊载《新党现形记》，说风气大开后，

“打这面旗儿的，也就一天多似一天。

无论是人非人，乐得借此营生”，这或是

《新西游记》问世的缘由。不久，新创刊

的《月月小说》连载“大陆”的《新封神

榜》，但作品中活跃的人物却是八戒，姜

子牙只是衬托他“新潮”的配角。八戒

出场模样使人忍俊不禁：“头戴草帽，脚

登皮鞋，身穿大袖俄服，鼻架金丝眼镜，

手提黑皮书囊”，他以为元始天尊要办

学，便“把长嘴一蹶”道：“办学堂老猪是

熟悉的很了，管理、教授都来得，但不晓

得你老肯出几个钱薪水，须知我们东洋

留学生的价值是很高的呢。”当时“自费

出洋日多一日”，八戒发现这是“一本万

利”的勾当：只要留学日本，“制台抚台

就来请他，薪水每月二百两三百两”，

还不必认真读书，“花几个钱便可买得

张卒业文凭”，回国后“怕不是个翰

林”。八戒还炫耀道：“你看见《时报》

所登的《新西游》上，我们那脓包师父，

不是全仗我老猪吗？”又自傲地说：“亏

得我是熟悉洋务的，穿着洋装，说着洋

话，到处都是欢迎。看见了我，都说这

是将来中国主人翁，没有一个不崇拜。”

这些描写讽刺了活跃于社会的“新学”

人物，他们的目的正如八戒所言：“我老

猪留学，是想带红颜色、蓝颜色的顶

儿”，所谓“新学”也是敲门砖。

让西游人物现身晚清是为了嘲讽

世态，读者对当时的社会氛围有种种感

受，西游人物闯荡上海滩的故事自然易

于博得会心一笑，八戒原本就人气最

高，自然成了首选。“煮梦”也撰写了

《新西游记》，开篇即写人间开始兴办

女学堂，八戒便动了“吊女学生的膀

子”的念头。他化为女身，改名朱兰进

了安江女学校，接下来上课与食宿的

描写，被当时人称为“教习现形记”与

“女学堂现形记”。作品中八戒还与悟

空同逛妓院，作者作此描写，是要借悟

空之口介绍：“堂子里这些姊妹花，最

瞧不起的便是这班留学生”，因为他们

会想出种种办法赖账。作者同样将嘲

讽矛头指向留学归来者。

八戒在《西游记》中常表现出淳朴

憨厚的一面，也能踏实苦干，七绝山熟

烂柿子填塞的八百里山路恶秽熏天，他

硬是拱出条通衢，还曾使出钯柴手，在

八百里荆棘中开出西行之路。可是在

取经途中，八戒又时时不忘世俗享受，

作品也常渲染他好色、偷懒与撒谎。

八戒因最贴近世俗社会而深受大众欢

迎，超凡脱俗的悟空在这点上还真不

如他。晚清报人包天笑曾言：“小说与

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而针对社会热

点，又引入大众喜爱的八戒针砭世俗，

这定能引发人们的阅读兴趣。其时人

们反感一部分留学生的行径，于是他们

便被贴上了“八戒”的标签。

宣统三年即辛亥年，按习俗为猪

年，小说中八戒形象便有所变化。先是

《台湾日日新报》连载《猪八戒东游记》，

称“猪，滋也，万物滋生之象也，故作

者请出猪八戒来”。大年初一，《时

报》刊载陈景韩的《猪八戒》，篇中八

戒傲然宣称：“今年的中国，正是我八

戒的中国”，并以当政者口吻推行新

“八戒”。戒烟戒缠足其实已渐成社

会的共识，戒去尾是禁剪辫子，再加

上戒穿外货，这两条似针对留洋归来

者。戒睡觉、戒笑容、戒听人说好话

与戒食肉似是对官员的要求，至少应

有勤于公务，忧国忧民状。八戒刚宣

示自己的施政纲领，悟空在旁就嘲讽

道：“不错，不错。所以你穿着翻毛皮，

拖着豚尾，依旧是个天朝的人物。”这

实际上也是百姓对官府的嘲讽。

过了三天，《神州日报》刊载“ 叟”

的《猪八戒之立宪谈》，写猪年八戒兴冲

冲地去上任，交接时狗年当令的哮天犬

关照道：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表面上

事事在那里改革，内里处处机关壅滞”，

他希望八戒“拿出你那过烂柿弄的本

事，尽力的一拱，就可以拱通了”。八戒

真能将立宪的事拱通？作者最后写道：

“如今只看今年国家社会的现象就是

了。”正月十二至十三日，长春《吉长日

报》连载陆曾沂的《猪八戒东巡记》，也

写八戒上任与哮天犬交接。这次他听

说象精在上海变幻为大富商招股，骗足

了钱财跑路，许多人因此倾家荡产；又

有鼠精在东三省放毒吃人，“一天总要

被他吃去几百条性命”。斗不过两精的

哮天犬告诫八戒要小心，八戒却毫不畏

惧，信心满满地“纵云头直望东三省进

发”。鼠精作恶应是指当年东北的鼠

疫，上海的象精却不知喻指何事，但八

戒此时已是正面形象了。

但也还有痛斥八戒者，广州《天趣

报》转载的《猪八戒传》中称他“性甚恶

劣，刚暴淫狠，贪婪傲情”，曾“组织革命

军，思欲推翻旧政府，立共和政体”，后

官费留学东洋，“公园名区以及歌舞征

逐之场，足迹殆遍”，同时又宣讲“祖国

沉沦在即，拯救之计，惟吾侪是依”，“于

是留学界中名亦大振”。毕业回国后，

朝廷闻其名着意招揽，“八戒乃遍谒当

道，今揭其往日之假面孔，婢颜奴膝，曲

意承迎”，于是得进士，“历充要差”。其

篇末云：“噫！世之所谓大奸大慝，固孰

非猪八戒之流亚哉。”作者语词峻切，矛

头明确指向那些先鼓吹革命后又入朝

当官者，但他笔下的八戒机变乖巧，与

《西游记》中那个“呆子”似相距甚远。

辛亥年正月，以八戒为主人公的小

说接连出现，这也是他在晚清的最后亮

相。半年多后，武昌首义枪响，政局大

动荡席卷全国，直接兵戎相见时，也就

不必再请出八戒借题发挥了。

彭婆婆的家在井冈山路中段，离我

家很近，我爸妈上下班都会从那里经

过。那一片居民区是平房，所处的地势

比人行干道的路面要低，要从一个岔口

走下一截坡拐进去。走在井冈山路上

看这一带，是一大片红瓦灰瓦的人字形

屋顶高低交错，其间阡陌纵横，有人在

走路，有孩子在玩。我爸爸有个同事也

住这里，他们屋里有个阁楼，那是一个

最好玩的地方，搬梯子架着爬上去，掀

开布帘，进入里面的隐秘小天地，有个

小天窗可以窥探外面。好不容易上去

一次，大人们就在下面叫，快下来，下

来，外边玩儿去。

彭婆婆彭爷爷比我父亲大着一个

辈分，之所以认识，是因为他们也是华

侨，从越南回国的。我记忆中的彭爷爷

常穿一件长呢子大衣，相貌堂堂，挺

有风度。他们夫妇生了十一个儿女，

堂屋里挂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上，婆婆

与最大的儿媳并排坐中间，两人怀中

各抱着一个婴儿。儿女众多，他们

在家都以排行称呼：老四、老五、老

七、老九。我记得他们几个房间门上

挂的绣花门帘，里屋的大床帐幔也有

相似的绣花，还零星记得一点他们聊

天的内容：老五谈了对象；老七不爱

说话，回来就躲在屋里……他们，是

指我妈妈，彭婆婆，还有他们家的几个

姑娘。大家庭，姑娘们在家做饭，围着

桌子包饺子。有一个星期天爸爸去钓

鱼，妈妈上班，把我托在他们家，带去

了一把米、一个鸡蛋，用个塑料袋子装

着，不知排行老几的姑娘一边做饭一

边笑着对我说：“我们没有煮你的饭。

看，你的米和鸡蛋还在墙上挂着呢。”

中午，我和一家子人一起上桌吃饭，下

午妈妈来接，她们让我把米和蛋又提

回去了。

我爸爸不去彭婆婆家，只偶尔我

们全家一起去过一次，说带我去看新

娘子。我想象“新娘子”是个丰容盛

鬓的古装或外国美人，去见到了，原

来不是。那是彭家新进门的一个儿

媳，新婚燕尔中，我妹妹却把她的衣

服尿湿了。

我爸爸之所以不去他们家，原因

我后来才知道，是他和彭家的大女儿

曾短暂地谈过对象。那当然是好些年

以前的事了。

我爸爸这人的奇特处世方式，不是

几句话能说清，也不是一般人能理解

的。他单身时别人给他介绍对象，无

一例外，谈一个吹一个。没人愿意跟

他——说是大学生，结果是在修表！

还说是他自己选的这行，工资和工人

一样只二十五块，这么傻的人从来没

有见过。脾气又古怪，又不会体贴

人。有一个女人跟我爸爸处对象似乎

是大家都有印象的，因为他们散伙之

后她也没再找人，几十年一个人过，她

就是彭家的大女儿。终身未嫁的女人

在我们小城里有个奇怪的称呼，叫“大

爹”。大爹跟我爸爸散伙的原因也十

分奇怪：有一天我爸爸在街上碰到她，

没有跟她打招呼。自此，他俩彼此就

再也没打过招呼，估计也没再打过照

面。大爹没嫁人，主要还是她自己主

意大，不是为我爸爸，我觉得就脾性

看，他俩倒有点势均力敌，我妈妈也

说：“如果你爸爸跟她结婚的话，肯定

会被她管着了。”她不会像我妈妈一样

一味好脾气，几十年下来把我爸爸的

脾气纵容得更坏。

“……那样的话，她就是你的妈妈

啦！”妈妈笑着说。我当时还半懂不

懂，转述给朋友听，她说：“那，只有一

半是你——不对，根本就没有你！”大

爹是个四十上下的和蔼妇女，对我很

好，我妈妈跟她关系并不尴尬，有说有

笑，有一回说到我爸爸，她也淡然大方

地客气了一句“你叫他来玩唦”。

有我，也真是够巧。我爸爸十八岁

时只身一人从印尼回国，若干年后到宜

昌工作，认识了一个与他祖籍在同一地

的广东同乡，同乡回广东帮他找了一个

比他小十岁的姑娘，结婚后又过了三年

把她的户口迁来宜昌，才有了我。这中

间的每一步都不寻常，按常理推算概

率，本来应该是没有我的。我们家在宜

昌无亲无故，但也渐渐有了这么些同

乡、朋友，和大致的亲戚。

我们与彭家的交情一直很好。我

常去，妈妈也常去，彭婆婆会做米酒，

有时用一个小盆似的大碗做一满碗，

用小棉被包着，送到我们家来。有一

个晚上她来家里坐着说话，八点半过

了，我每天必定八点半上床睡觉，可我

不好意思用床边的尿盂。时间超过

了，我很不安。后来我壮着胆子把尿

盂轻轻拖出来。

彭婆婆看见了，问妈妈：“她不去厕

所啊？”

妈妈说：“我们这儿的厕所坑太大

了，晚上又没有灯，小孩不敢去，就在家

里。”是的，我还记得那每个楼层相通

连、通向无底的大坑，至今后怕，如果掉

下去……

有段时间，我妹妹找不到人带。那

时候带小孩是把小孩送到别人家里托

管，叫“搭”，我们曾在井冈山路另一边

的一个大院里找到了一个外地奶奶，

搭了一阵子。我有一天跟妈妈去接妹

妹回家，妈妈临时有事让我在那儿呆

着，我等了一阵，问那个奶奶：“我妈妈

呢？”她笑着答：“你妈妈不来了。”这句

话让我十分伤心，我对着窗户，窗外在

下雨，喉咙里一个硬块我努力想咽下，

咽不下，我哭了，没人看见。那个奶奶

说她每天要午休，要求中午把小孩接

走，下午再送去，傍晚再接，这是十分

麻烦的，妈妈上班中午只两个小时休

息，要往返，要做饭，还要把小孩接回

来自己带着，上班前又再送去，后来就

没有搭她家了。

过了些天，妈妈说找到一个婆婆

帮忙带妹妹了，“就是彭婆婆”，她笑着

说，我也顿时觉得好了，彭婆婆当然好

了。所以我们来往更密，像亲戚了。

托管的费用我依稀还记得，跟前一个

婆婆一样，但主要是人家肯帮忙，谁耐

烦挣这个钱呢？看我们困难，把担子

接过去，托管小孩的事情，难的不是

钱，是人。

我记得彭婆婆是第一个夸我漂亮

的人：“容容越长越漂亮……”她看着

我长了这么些年，到了能说漂亮的年

龄。我也记得她的样子，那时候的人

服老，六十岁打扮得像七十，她的笑纹

镌刻在两颊，也刻画了她腮部的形状，

眼神柔和，笑意隐含，一个慈祥的婆

婆，一个养育了十一个儿女的母亲。

写这篇文章时我想到，她有可能是“另

一个我”的外婆，虽然不是，但她待我

们就像自己的孙女一样。

彭家住的那一片房子大约在八十

年代初拆掉了，他们搬到了别处，儿女

也各自成家，不再住在一起。他们儿女

的情况，我后来时有耳闻，大爹怎么样，

老五怎么样，婆婆在操着谁的心，为什

么事头痛伤心……彭家两老相继离世，

我没有再见过他们。

井冈山路是旧时的名字，没多少

人知道了。它是宜昌老城区的主干道

之一，在那片房子拆迁之前就改了新

名字：云集路。

说到“余光分人”，脑中倒先跳出西

汉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来。这个

“偷”字，和武侠小说中的“偷学”及唐人

李涉《题鹤林寺僧舍》中所谓“偷得浮生

半日闲”一样，并非贬义词，乃指不肯浮

泛虚度、因陋弃学，故才借得邻家的一

烛光明刻苦夜读。

“凿壁偷光”纯系个人行为，“余光

分人”也讲借光的事，然牵涉主客体之

间的对应关系，寓意自然不同。典故出

自《战国策 ·秦策二》，原文不作引用，只

作简要陈述：秦相甘茂自秦国出走齐

国途中，遇见自齐国出使秦国的苏代，

场面着实有些尴尬。甘茂心里有话却

不便明说，只好给苏代讲了一个故事，

委婉道出自己的处境和心情。说有个

贫家女与一群女孩子纺线，因无钱备

灯烛，而使那群有条件备灯烛的女子

觉得吃了亏。她们一合计，打算驱逐

贫家女，不给她借这个光。贫家女倒

也不沮丧，而是每天早起为大家打扫

房间、整理坐席、烧火端水。唯一的诉

求，就是希望大家分点光给她。照今

人看来，这实际上构成一种以劳计酬

或“以劳抵资”的互惠方式。那群女孩

子享受了贫家女仆佣般周到的服务

后，觉得很划算，纷纷表示可以让贫家

女借光。甘茂通过这个故事，向苏代

表明自己不被秦国信任、受权臣诋毁

打压，在走投无路之下才出了函谷

关。虽然自己本事不大，倘得到齐国

的接纳，定当竭诚效劳。苏代听了，可

能动了恻隐之心，表示愿意鼎力相助，

使之得到齐国的重用，后甘茂果然出

任齐国上卿。后人把“余光分人”（《史

记 · 甘茂列传》写成“分人余光”）又称

作“余明”，成为“惠而不费”、彼此成全

的著名典故。南朝谢惠连“愿君眷倾

叶，留景惠余明”、李白“愿假东壁辉，

余光照贫女”的诗句，皆为这一典故的

延伸解读。

相比于“余光分人”，“金针度人”的

寓意，则展现为更为开阔的胸襟气象，

典出唐 · 冯翊的《桂苑丛谈 · 史遗》：说

唐朝有一女子名叫郑采娘，能做一手

细腻的针线活，但她希望技艺得到进

一步提高。某年七月初七（凡间妇女

向织女乞巧，又称“乞巧节”），采娘设

案焚香，向天上的织女祈告说：你是织

布的圣手，能否把针绣的窍诀传授于

我呢？不多会儿，天光洞开，出现一溜

精致的华车，居中那辆坐着一位仪态

端庄的女子，身披彩云似的轻纱衣

裳。只见她走下车来，笑着说“我就是

织女”，便递给采娘一根一寸多长的金

针，嘱咐她务必把针缀在纸上，或别在

裙带上，三天之内不要说一句话，就会

得到针绣的奇巧了。采娘依循织女的

交代，三天后果然遂愿，从此飞针走

线，技艺大进。后人遂以“金针度人”

作为倾囊相授、与人方便的寓意。

显然，这是一则民间神话传说，似

乎只要真心祈求，就能幸近“织女”光

仪，得蒙宏慈，实际上属于一种心愿的

表达。菩萨示化般无偿赠与一根能点

石成金的“金针”，显然并不符合现实

的逻辑，却并非没有观照现实、直指人

心的意义。师者传道受业解惑、贵人

提携加持相助、智者点化启蒙后学等，

都可纳入此范畴。但民间所谓“教会

徒弟、饿死师傅”一类的处世“箴言”，

想 必 也 蕴 含 了 不 少 做 人 的 教 训 在

内。被称“北方文雄”的元好问，曾写

过一首《论诗》：“晕碧裁红点缀匀，一

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了从教看，莫

把金针度与人。”后两句颇惹争议，需

要重点划杠，因为它表明了一种认知

取向，即成果（绣出的鸳鸯）可以展

示；可以提供观赏，却不可以把代表

成功窍诀的“金针”随便施与他人。

在我看来，这种观点可以理解，却终

非胸襟高华、大方无隅的体现。世上

虽没有不经努力、得之即成的那根

“金针”，却有春风化雨、有教无类乃

至桃李争妍的“金针精神”。教育家

张寿康在《中学语文课的文字教学工

作》一文中就批评元好问的说法乃

“不正确的态度”，提出须“勤把金针

度与人”。语言学家吕叔湘也曾叮嘱

千万别做这种“不把金针度与人”的

绣工（见李榷《金针还须度与人》）。

但有意思的是，元好问本人却并不像

他的诗所说的那样，而恰恰是一位君

子周急、常以“金针”度人的人。这里

举两个例子：其一，金哀宗天兴二年

四月，汴京城破，元好问立即向时任

蒙古国中书令的耶律楚材列出中原

名士54人，请其予以保护、任用。其

二，元好问长期悉心关照郝经、王恽、

王思廉、孟琪等文人学士，尤其重视

被他视为“元白通家旧，诸郎独汝贤”

的神童白朴。1233年南京被攻陷后，

元好问不计个人安危带着白朴逃亡，

使之长时间生活在他身边，受其指导

教诲。白朴偶染瘟疫，元好问也不假

他人之手，予以悉心照料直至痊愈。

后白朴果然隆名文坛，与关汉卿、郑

光祖、马致远同列“元曲四大家”。试

想元好问当年对他的培育，难道不是

“金针度人”的生动体现吗？有人或

许会问：那元好问为何“言行”不一？

不好猜度，可能和创作时的情绪驱动

有关吧，却并不等同他有实际行为。

还有人认为教育的实质，就是让

学生们自己绣出更多更美的“鸳鸯”

来，我想，这便是为人师者理应具备的

本怀。当然“金针”的含义，并不局限

于教育方面，而具非常丰富的外延。

明李卓吾《四书评 · 大学》言道：“三纲

领处，鸳鸯画出；八条目处，金针度人

也”；清屈复《题元遗山论诗后》云：“今

古宁无炼石手，补天原不用金针”；鲁

迅《集外集拾遗 · 怀旧》云：“用笔之活

可作金针度人”等，皆属契机契理，如

盐入水之言。

无论“余光分人”，还是“金针度

人”，均以善念为始，提倡相向而行。

前者易落言筌，被错会为一种冷漠的

等价交换关系，而忽略其（贫家女）刻

砺求存的自强意识和互惠理念；后者

理应提倡，甚至应予弘扬，因为它的内

在所指，乃一腔“既以为人己愈有，既

以与人己愈多”的古厚情怀。倘没有

这样的情怀，人间便少了许多的温暖、

许多的敞亮，而陡增许多的藩篱、许多

的固化。

“余光”虽弱，却能渗透人心；“金

针”虽小，却也兹事体大。套用《老子 ·

德经》所说，当可“处其厚，不居其薄；处

其实，不居其华”也！


